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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福建（壮族）

□□ 岜莱（壮族）

圣山岜莱（组诗之一）

年关临近，又想起了猪笼贡。想
起猪笼贡的味道，舌尖便沁出淡淡的
乡愁。

舌尖是有记忆功能的，小时候吃
惯了的食物，终生便难以忘怀。那年
代，虽然常常吃不饱肚子，可在有限
的食物中，仍然有机会能吃到至今仍
割舍不下的家乡味，例如粽粑、五色
糯米饭、糍粑、榨粉、白斩鸡、鱼生、猪
笼贡等。猪笼贡，通俗的叫法为猪血
肠，猪笼贡是我家乡的叫法。

孩童时代，每年总有一两回能吃
上猪笼贡。那是托“购一留一”政策
的福。上头允许农户一年饲养两头
肉猪，在必须完成交售一头给国家之
后，另一头可自行处理。其实，唯一
的处理办法便是给猪“开刀”，然后一
分为二：猪肉拿到市场卖了换钱，回
来交上超支款，以便领回生产队分配
的口粮，或买盐和点灯的煤油。宽裕
的农户，还可扯上几尺粗布料，给大
闺女添一件新衣裳。以猪笼贡为主
菜的猪下水呢，少部分留自家食用，
大部分则请邻居来“饕餮”一顿，润滑
干涩了一年的肠胃。别以为吃的是
高档货，那个年代的猪下水最不值
钱。这样，村里每隔一两个月，便能
听到肉猪被宰杀的尖叫声。那声音
虽然凄厉，可在饥饿的时期听起来，
却比任何音乐都美妙动听。于是，就
盼望着，如同冬天里的小燕子盼望春
天的到来，天天跑到猪栏前祷告自家
的猪快快长膘。可是，人吃不饱，猪
也跟着受罪，整天饿得嗷嗷叫，瘦骨
嶙峋的架子猪养成了“跳高运动员”，
两米多高的猪栏轻松跃过。从年头
盼到年尾，总算长过了百斤大关，这
才能近距离地闻到猪笼贡的味道，解
了一年的馋。

离开家乡几十年，老家的猪笼贡

离我渐行渐远，但猪笼贡的余味仍然
魂牵梦绕，挥之不去。去年的一天，
路过建政路南街，不足十米的小街
道，摆满了各种地方风味的小食摊。
不经意间，一股猪笼贡的浓香倏然

“沁人心脾”，浑身竟然“热血沸腾”。
循味找去，果然在一个小小档口前，
见到一盘堆成小山坡似的猪笼贡。
冒着热气的猪笼贡飘出一股诱人的
香味，勾引我的馋虫蠢蠢欲动。于
是，毫不犹豫地称了两斤。刚过好
秤，已经控制不住馋涎欲滴，请老板
娘赶快给我割上一段，尽快抚慰一下
咽喉的饥渴感。顿时便觉得吃进嘴
里的猪笼贡，就是世界最美的味道
了。久违的味道勾起了我的思乡
情。于是，决定在腊月二十九那天，
回老家一趟，请乡邻们一起宰猪过
年。

叔伯兄弟中正好有一家养有一
头膘肥的土猪，我付了款，叫后生们
抬到老家院子里。那美妙的“猪音
乐”又充盈了我的听觉，在男女老少
的笑脸上，我看到了我孩童时代的模
样，那张菜色的小脸是那样天真无
邪。

整个杀猪过程一气呵成，兄弟们
的手法仍是那样老练、敏捷。最令我
佩服的是，操刀手竟然是年近七十的
一位大哥。大哥满面红光，身板结

实。几个后生把肥猪抬上长条凳后，
大哥忙叫后生们闪开，他一个人端坐
凳子上，稳如磐石，左手牢牢箍住拼
命挣扎的肥猪，右手手起刀落，不一
会儿，一股热腾腾的猪血便溢满一大
搪瓷盘。

接着，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刮毛、剖肚、掏内脏、剔骨头。我
满脑子萦绕的是猪笼贡，于是，自
告奋勇加入了灌血肠的小组。瞅着
满盘的鲜红猪血，我一时竟不知从
何下手。这时，一旁的堂侄儿提来
一袋面粉，均匀地搅拌在猪血里。
这是已经在县城安家的弟弟买回来
的面粉，以前用的是稻米粉，由于
老宅已无人居住，现做稻米粉多有
不便，就以面粉取而代之。在侄子
的引导下，我又慢慢拾起了即将遗忘
的手艺。我拿来一根细线，把已经清
洗干净的猪小肠的一头扎紧。接着，
侄子提起肠子，将漏斗插进肠子的另
一头，我舀起稠状的面浆猪血缓缓灌
进肠子里。两人合作，灌满一段，便
在中间扎一根线，打结，再接着灌。
肠子灌满七成即可，否则，胀满的血
肠煮至水沸时会爆裂。

将灌好的血肠放进冷水锅里，盖
上锅盖，烧开 5分钟，再用小火慢煮，
等上15分钟便可出锅。

记得小时候老辈们制作的猪笼

贡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清水血
肠。以 8:2的清水倒进猪血里，根据
平常喜欢的口味加入油盐酱醋五香
粉等调料，拌匀后灌入猪小肠，把灌
好的肠子以小火煮十几分钟即可起
锅。切成两寸长的小段，用筷子夹起
往嘴里一送，软绵绵的清水血肠入口
即化，唇齿留香。口感最好的是这类
猪笼贡，纯粹，滑嫩。第二种则是米
浆小肠。以前，南方面粉稀少，大多
用稻米浆拌猪血来灌注，此类猪血肠
因为添加了食物，使肚子增加了饱
腹感，能让干体力活的农民免受饥
肠辘辘的折磨。第三种做法是糯米
灌肠。即用糯米粒填充猪肠子。其
做法比灌浆血肠稍微复杂，先将糯
米浸泡几个小时；净干后倒入猪
血，加凋料，搅匀。将猪肠套住漏
斗，把糯米往肠子口一勺一勺填
塞，一边塞一边用手顺捋猪肠，糯
米粒才能顺利地挤进肠子底端。糯
米灌肠不用水煮，而用隔水蒸，蒸熟
约需要一个小时。将热腾腾的灌米
猪肠端上桌面，切成一个个圆片，撒
上葱段、香菜，或者再入锅煎成金黄
色，外脆里糯，香味浓郁，令人欲罢不
能。前两种做法用的是猪小肠，后一
种则用猪大肠，猪大肠厚实、宽大，装
得下结实的糯米粒。

吃猪笼贡的习俗从哪辈传下来，

我没有考究，只晓得自断奶后便吃
上了这一口，猪笼贡的味道如同胎
记一般抹不掉。上网百度了一下，
才知道，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好
这一口的习俗，只是在别的地方叫
吃猪血肠。古代的东北满族人把猪
血肠当作祭祀食品，并传承成为一
种传统名菜。至今，在湘、黔、桂
交界处集居的侗族同胞每逢过节杀
猪，家家户户都做血肠。云南大理
猪血肠分为糯米和肉末两种，往猪
小肠加入糯米或肉末，拌进多种配
料制作而成。

广西人吃猪血肠也很普遍。靖
西、凌云、德保、宜州、武鸣等地逢
年过节，都少不了灌注猪血肠。尽
管各地做法略有差异，但万变不离
其宗，都是往猪肠里灌注或清水猪
血，或米浆猪血，或糯米猪血。在
百色德保县，猪血肠还成为当地的
著名小吃。在德保县城的响水路
口，聚集着十多个猪血肠摊点，俨然
成了猪血肠一条街。在我的家乡南
宁武鸣，猪血肠称为“猪笼贡”。将生
猪血和煮熟的糯米、生姜、五香粉拌
匀，再灌入洗净的猪肠中，入锅煮熟
捞出即可食用。嚼在嘴里口感绵韧，
余味无穷。在武鸣区，大街小巷都能
看到它的身影，菜市场上随时能买
到。当朋友眉飞色舞告诉这个信息
时，我舔干了口水。

望着大锅里的滚水欢快地沸腾，
我已经按捺不住食欲的冲动。十五
分钟一到，便抢着去捞出锅里的猪笼
贡。顿时，一大盘颤巍巍、滑嫩嫩的
猪笼贡，裹着浓浓的亲情、友情、乡
情，热气腾腾地浮现在眼前。乡亲们
围桌而坐，频频举杯，欢声笑语醉了
游子之心。

乡愁，是一根软软的猪笼贡。

转眼间，离开合山已有 30多年。30
多年来，合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我
心里留下烙印，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
目，魂牵梦绕，无法忘怀。

1963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合山
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任教。那时，见识
少，接过分配通知书时矿务局是个什么单
位我都不太了解，同学分配的都是某县某
中学，而我的却是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

到了合山才知道，这是生产煤矿的单
位，归自治区煤炭厅管，有两三万人口那
么多。矿务局下面还有六七个矿，各矿还
有小学。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顾名思义
就是矿务局干部、工人子女就读的中学。

我和矿山职工子弟相处一段时间后，
发现他们脑筋灵活，对知识领会快。他们
受所处的环境和父辈的影响，生活知识丰
富，特别是机电和煤炭方面的知识，比一
般小孩懂得多。他们聪明好学、活泼可爱
又忠厚老实。我教他们语文，教他们唱
歌、唱戏，日子过得好快乐，转眼间就过了
几年。

1968 年“文革”后期，一批干部、教
师，下放到矿井劳动锻炼，我是其中一
个。我们穿上和工人一样的工作服，一天
8小时工作制，早、中、晚三班倒。我被分
配在采煤工区，劳动强度大。开始很不适
应，但在工人师傅的传帮带下，慢慢就适
应了。工人们热爱劳动，任劳任怨。特别
是值班长杨世邦，他真是哪里艰苦，哪里
危险，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每次放炮，
他都亲自和放炮工操作。他先把工人撤
退到安全地方，再放炮。放完炮，硝烟未
散完，又进去检查是否有没爆炸的盲炮。
看确定安全后，才让大家进去工作。有一
次，刚放完炮，攉煤时我发现，在煤堆里有
包炸药的纸，忙喊：“盲炮！”接着就想伸手
去拿。这时杨班长一个箭步冲过来，把我
推倒：“不要动！”然后他仔细察看，原来是
空纸壳。他对大家说：“盲炮不能用手直
接去拿，有雷管在里面，随时会爆炸，非常
危险，如果发现盲炮，马上叫放炮工来处
理。”在矿井下劳动了一年，我对煤矿工人
加深了认识，对矿井下的生产有了进一步

了解，对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帮助。
1969年回学校上课，在党支部和工

宣队的帮助下，197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当了校长和党支部
书记。

我是学文科的，一直对文学创作感兴
趣，在生活中遇到触动灵感时，就写下
来。开始写散文诗，如《女电工》《矿长井
口一支烟》先后发表在《广西日报》副刊
上。1973年我调上矿务局党委宣传部，从
事宣传工作。党委宣传部工作很繁忙，有
写不完的材料，处理不完的事务，但是，我
还是坚持用晚上时间进行创作。根据生
活中被触动的事件，有感而发，先后创作
了散文诗、散文、短篇小说等体裁的文学
作品。1983年，短篇小说《深山橘子甜》，
荣获国家煤炭部优秀文学奖。我非常荣
幸地到北京出席颁奖大会，得到前辈老作
家萧军、贺敬之亲手颁发的奖品与奖状，
心情万分激动。当时我想，这不仅仅是我
个人的光荣，也是合山矿务局的光荣啊！

1980年后成立合山县级市，这意味
着合山的未来更美好，作为合山人无比高
兴。

1985年3月，我调到广西《三月三》杂
志社任编辑，我岳父岳母对我说，你们在
合山有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帮，去到南宁谁
帮你们？是啊，当时三个孩子还小，这的
确是个问题。但是，这是工作需要，不能
因个人困难而不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
我一家五口依依不舍离开生活了20多年
的合山。

我人是离开合山，心却从来没有离开
过合山。因为毕竟还有亲人、朋友、同事
在合山，还有我熟悉环境，和听惯的合山
话，讲惯的桂柳话，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叫
我难以忘怀。

如今我已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每
当听到有人谈起合山的事情时，我都会忍
不住聚精会神去听；每当电视播放关于合
山的新闻时，我就会异常高兴；每当有合
山朋友来访时，我就会热情拥抱……

合山，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堂，是我魂
牵梦绕的地方！

暖冬的凝眸
我的先爷爷一大清早
就坐在那棵老榕树的根上
像是一座雕像
被一片霞光倾斜地普照
我远远看去他没有发现
但我看他的凝眸里有惆怅
我知道我的先爷爷
他是在想我的先奶奶了

在我们岜莱圣山一带
我的先奶奶年轻时
就是一位漂亮的女巫师
我们骆越族人
亲切地叫她仙婆
每逢谁家的小孩出生
一定会叫她唱念祝福
哪家老人生病
也会叫她打念消灾
她的唱念如诗如歌
没病没灾的也都爱听

明江的水去了又来
环来绕去过圣山

我的先爷爷年轻时
就是威震圣山明江的逐鹿英雄
他的武功连先王都称赞
那么女巫师与逐鹿英雄啊
当然是天仙配了

先爷爷娶了先奶奶后

他再没有想过其他女人
是我的先奶奶锁住了他的心
他每每进山去打猎
先奶奶的巫歌声
总很快让先爷爷凯旋而归

我的先爷爷一回来
先奶奶的歌声就常飘向山外
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
先爷爷牵着先奶奶的手
去圣山的明江河上
悠然地飘荡着他们的独木舟
先奶奶的歌声便越飘越远

后来先奶奶成仙了
先爷爷就再没有进山
也不见他去荡过独木舟
每一天的每一天
先爷爷都早早地起来
坐河边的这棵老榕树下
像是一座雕像
长久地长久地坐着
他的凝眸里总是这样的惆怅

我的先爷爷啊
我远远看去我心痛
但当我回望着岜莱圣山时
我还看到了我许多的先爷爷
在那里晒太阳
他们也都面对着明江的水
想着我许多的先奶奶吗

先王的情意
我的先王
我兄弟一样的先王啊
他有时候也很孤独
虽然他身边美女成群
虽然他经常夜夜笙歌
可我见他常常放下环首刀
一个人来到河边
看着明江的水发愣

我悄悄地来到他身边
没曾想被先王发现
先王抬起头问我

你彪哥也想来看水
我说不先王
我来看先王你为什么发愣

先王说彪哥啊
你来为我写一首诗吧
我说好先王
可我昂首望上岜莱圣山
先王的画像总那么高高在上
我说先王啊
你那画像那画像
先王却苦皱着眉头说
那画像大家都说好
就挂吧
我就怕有一天被人摘下来
我说我的先王
你说的想的都对
历史上许多人的画像
有的没几天就不见了
有的一挂就挂了三千年
这是神才能做到的

我的先王拍了拍我肩膀
指着奔流而去的明江水
说我的诗人彪哥啊
找一个你心爱的女人吧
我不能你能
你们乘上我赐的独木舟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我惊奇地看着先王
说先王你为什么不去
先王指了指岜莱圣山
我还能去得了哪

是的我的先王
我崇敬的先王啊
三千年了
你神一样的画像
仍迎着风雨阳光
高高的挂在我们圣山上
我想三呼万岁
可你是我王我的哥们
我彪哥的兄弟啊

乡 愁 猪 笼 贡

□□ 农耘（壮族）

岜莱岜莱


